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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山位于霍山下符桥镇，海拔不足
200米，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因

“医圣”张仲景在此采药行医而得名。
站在圣人山上，总会想起圣人，总想

谈谈圣人。
张仲景是“建安三神医”之一，不仅首

创了“人工呼吸”，还发明了美食——— 饺
子。他当长沙太守时，把州府大堂变成了

“坐堂医馆”，把陈列室变成了“中药铺”，
是一个名副其实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张
仲景在圣人山采药时，发现圣人山天麻品
质好，大如脚掌，将之称为“仙人脚”(今圣
人山尚有地名“仙人脚”)，传为佳话。在
此间，他不仅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还留
下不少单方。如老年表实症，可用石斛和
生石膏煎水喝；小儿麻疹，可用葛根、生
石膏和蝉壳煎水喝等等，沿用至今，让百
姓得到了实惠。百姓把张仲景奉为圣人，
并以“圣人山”为其树碑。

历史上的圣人，数不胜数，多存在于
上古、道家、佛家神话故事里，如盘古、女
娲、后羿、黄帝、四大菩萨等 ;凡间的除孔
子、关羽、老子等外，还有“书圣”王羲之、

“酒圣”杜康、“诗圣”杜甫、“茶圣”陆羽、
“画圣”吴道子、“文圣”欧阳修、“词圣”苏
东坡、“戏圣”汤显祖、“药圣”李时珍等
等，各行都有魁首，各业都有“圣人”。

其实，圣人就是指知行完备、至善之
人，是有限世界中无限存在的，多指品德
高尚、智慧超群之人，用现在的话说，就
是“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揭开神秘的面
纱，“圣人”与迷信无关，只是人们对自己

心中偶像认知不同而已。
依这个标准来看，当今社会有很多人

能成为百姓心中的“圣人”，也就不足为
怪了。

柳宗元在《柳河东集》中说 :“聪明正
直者为神。”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了
吗？》中也说:“民族的脊梁可以为神！”两
位大伽的话说白了，就是要吾辈把对神灵
的态度用来对待心中的英雄。

站在圣人山上，看山下粮田万顷，不
禁想起伟人诗句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
英雄下夕烟。透过千重稻浪，有一个背影
在我心中逐渐高大起来，他便是中国杂交
水稻事业的开创者、领导者——— 袁隆平。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家，被
誉为“杂交水稻之父”，获“共和国勋章”，
为中国乃至世界粮食生产作出了杰出贡
献。
袁隆平一生只做一件事，那便是致力

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因为“民以食为天”。
他曾许下两个梦想，一是消除饥馑；二是
禾下乘凉。1953年大学毕业的他主动去
湖南安化贫困山区，经过 1 8年的不懈努
力，终于1973年培育出“南优1号”，实现
亩产超500公斤；1974年培育出“南优2
号”，实现亩产超600公斤，后来的单产也
是逐年攀升。

1994年9月，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
斯特·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人》一书中
叫嚣，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养活中
国。
袁隆平，一个执着的“稻田守望者”，

他响亮地回击布朗说，我能！
话一出口便是责任田，耕耘到底方显

真章。袁隆平院士从那时起，用毕生的精
力开始了中国“超级稻”攻关项目谋划、
研究，正如他本人所说:“我不在家，就在
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
上。”

袁隆平知道，水稻高产离不开良种、
良田和良法。几十年来他也正是围绕着

“三良”进行无数次的攻关、试验，在无数
次的失败中，积累了无数改进良种、改善
良田、改革良法的新措施，使得产量连连
上台阶，最后成功试验出每亩1000公斤
的“东方魔稻”，梦想成真。截至2020年，
袁隆平推广杂交稻达68亿亩，增产粮食
6000亿公斤。这让十四亿人填饱了肚子，
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直
接打脸布朗。袁隆平院士也被百姓尊为

“神农帝君”。
2012年2月，已是83岁高龄的袁隆平

院士，将“超级稻四期目标产量1000公斤
攻关点”选在六安。霍山县圣人山下沈家
畈有幸成为“大别山低海拔地区试验点”
之一。9月 19日下午，袁隆平院士来到圣
人山下“高级稻”高产攻关试验点，察看
稻田情况，手捧沉甸甸的稻穗，当得知农
技人员在他亲自指导下克服了水稻杨花
灌浆时温差大、土壤条件不好、灾害天气
多等困难，仍取得了预期效果时，成功的
喜悦溢于言表。

因工作需要，那天我也来到了试验田
现场，我想亲眼目睹“圣人”的风采。因为

打小就听大人们说圣人都是相貌奇特之
人，如禹耳三洞、文王四乳、周公驼背、孔
子反宇、项羽重瞳、刘备手长过膝等等。
那么，袁隆平该是什么样子呢？

拨开人群，映入眼帘的是一位极普通
的耄耋老人，眼睛浑浊但有神，短发素装
却精神矍铄。如果非得找出他特别之处不
可的话，那就是他“ 10元一件的衬衫，不
超出 200元的一双皮鞋，20元一次的理
发，飞机只坐经济舱”的节俭品质。

袁隆平把超级稻试验田选在圣人山
下，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百姓看在眼里，
记在心头，有口皆碑，他是国人心中永远
的“圣人”，他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圣
人山上。
原来凡人是可以成为“圣人”的。老子

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袁隆平心
中始终装着百姓的饭碗，把“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奉为人生信条，他不愧
为百姓的心中之神，有人提议为新时代

“神农帝君”立庙，赢得一遍赞誉。
百姓为心中的“圣人”立庙，也是无独

有偶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就有一
座“解放军庙”，里面供奉着27位解放军
烈士。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军机攻击福建，
一个 1 3岁的小姑娘在海边沙滩玩耍，敌
机咆哮起来，危急之际，5名解放军战士
用身体护住了小姑娘，战士们死了，小姑
娘却活了下来。后来小姑娘用了几十年时
间奔走募捐，建起了“天下第一庙”，供奉
着那次战斗牺牲的24名解放军战士 (后来
又增加了3位 )。其他庙里每天敲钟鸣罄，
而这里却是循环播放《我是一个兵》《说
句心里话》等军营歌曲，每天参拜的游客
络绎不绝。

其实为圣人立庙也只是个形式。早在
1 9 9 6年 1 0月，国际小天体委员会就将

“8117号”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袁
隆平终成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星宿，以浩宇
为庙，供奉“神农帝君”不亦壮哉！

蚕桑产业作为全县主导产业之一，“一棵树”带动了万民
富，“一根丝”织起了丝绸路。鼎盛时期，全县有80%以上的农
户从事蚕桑产业。户户有桑园地，乡乡有缫丝厂。我们一个庄
子都是蚕农。

蚕桑产业是一个制种、栽桑、养蚕、收烘、缫丝、织绸的过
程。蚕农一般负责栽桑、养蚕，蚕又分为春蚕、夏蚕和秋蚕。蚕
农往往只养春蚕和秋蚕，夏蚕容易生病，没有十足的把握是
不会养的，稍有不慎，就会搭进买蚕种的本钱。

蚕的生长周期为40多天，经过孵化期、幼虫期、蛹期和蚕
蛾期。对于广大农户来说，养蚕见到现钱快，一个多月的忙碌
就可以兑现，关键吃的是树叶。不像养猪养鸡从年头养到年
尾，还要吃粮食。所以多数家庭都会选择养蚕，再忙也要腾出
时间养两季蚕。

养蚕季节，村委会将蚕种发到各个生产队(村民组)，生产
队长(村民组长)会通知订蚕种的农户领取。一般家庭就养一
两张，也有养几分或者三四张的。根据家庭人手和房屋面积
等实际情况选择蚕养量。我们家总共就三间房子，桑园地也
不是太大，通常养一张半到两张的量。

蚕种就像一粒粒芝麻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网状格子里，一
张蚕种大约2 . 5万只蚕卵。每当领回蚕种，妈妈就宝贝似地用
棉布或者旧衣服包起来。经过几天的孵化，蚕宝宝就像一只
只蚂蚁在网状格子里爬来爬去。这个时候，妈妈会拿出精心
挑选的鸡毛轻轻地将蚕宝宝拨扫到斗盆(一种竹篾制品)里。
然后飞奔到菜园地边摘几片嫩嫩的鲜桑叶，用剪刀先剪成丝
状，再横着剪几刀，将其轻轻洒在蚕宝宝的身上。不一会儿，
就传来蚕宝宝“丝丝”的吃食声。

这个阶段的蚕宝宝生长很快，几乎每天变个样。从最初
的“黑色小蚂蚁”很快变成了“青色长虫”，再到“透亮萝卜
头”。从巴掌大的占地到铺满一个斗盆，再到转移到大型竹簸
箕里。最后不得不上竹架子，一层层地搁上竹簸箕，类似于一
层层的可透气的蒸屉。一到养蚕季，除了一间卧室，锅房、仓
房都摆满了簸箕和竹垫子，上面爬满了一只只蚕，每只蚕都
在摇头晃脑找吃的。

剪桑枝、摘桑叶是养蚕过程中的一项大工程。随着蚕宝
宝的长大，每天的食用量也越来越大，需要的桑叶越来越多。
由于蚕一旦食用带露水的叶子就会拉肚子，所以必须在太阳
出来以后剪桑枝。初期，妈妈会挑着两只篮子到桑园地直接
从枝条上采摘桑叶。后期，爸爸会成片地将整棵桑树的枝条
剪下来，用藤条捆成一捆捆的，用尖担(一种肩挑工具)挑回家
里。然后分给我们几个把桑叶摘下来。我手速较快，分给我的
一捆往往先完成，爸妈也没少夸我干事情速度快。当然，有时
候摘桑叶来不及，供应不上，蚕饿上几个小时也是有的。蚕食
也从开始剪成碎片的精细化到后来直接喂叶片或桑条的粗
放型。现在想来，手上仿佛还有一块块乌黑的桑树浆汁印痕
和一股浓浓的桑叶香。

蚕也是一种虫子，它最怕蚊虫、苍蝇叮咬，期间需要打几
次灭苍蝇的药。邻居是一位不识字的大婶，有一次误将名为

“敌杀死”的毒药当成了“灭苍蝇”，只因为两种药都是三个
字。蚕食用了喷有毒药的鲜叶很快就萎靡了，邻居家立马找
来大水缸，将一盆盆的蚕倒进去，再迅速捞起来，试图洗去毒
药，可终究于事无补。大婶哭天喊地的声音令人心痛。此后，
妈妈每次买来“灭苍蝇”都会让我看看，那时候我已经上小
学，识得了一些字。
到了吐丝期，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个时候的蚕特

别容易患脓病、僵病。一旦患病，对蚕农来说等于白忙了一个
月。这两种病有传染性，一旦有一只蚕患病，周边一片都会患
病。僵蚕可入药，蚕农会收起来晒干卖给中药材老板；脓蚕只
能丢到山上埋起来。

蚕到了后期要上蚕山，那时候还没有标准的格笼山。蚕农
自己用稻茬、麦秆扭成长龙状的草笼子，绕在簸箕里；也有直
接用干竹枝丫铺在簸箕里。老蚕会慢慢爬上草笼子、竹枝丫吐
丝作茧，直至蚕丝吐尽，变成蚕蛹，裹在白白的枣状蚕茧里。

摘蚕茧往往充满喜悦，家家户户将草笼子、竹丫子抬到
院子里，围在一起边摘茧、边聊天，比比谁家的蚕茧白，亦或
是比比谁家的蚕茧大。左邻右舍往往都很谦虚，都是夸别人
家养得好，赞叹张大妈杨大婶家蚕茧又大又白，自家养的偏
黄个头小。当然到了茧站，都夸自家的蚕茧最大最白。
临近傍晚，爸妈用马篮(又长又高的竹筐)挑着当天摘出

来的蚕茧送到集镇上的茧站。那些年，蚕农多，蚕茧并不值
钱。茧站会挑三拣四，认为不够白会降价，也会因为个头小而
降价。最令人担忧的是收货员说蚕茧不够熟，蚕还未完全化
成蛹，会压秤，需要等一天才能收。这个时候住户较远的不愿
意来回跑，要么按照最低价格卖掉；要么在茧站等一夜，第二
天再卖。另外，如果蚕农听说别的茧站每斤多付一分或两
分，他们宁愿多走十几二十几里路，浩浩荡荡地挑着马篮步
行到更远的茧站，期望多卖一点钱。

卖蚕茧是我最期盼的环节，因为卖掉蚕茧也算是有钱
了。尤其养蚕多的家庭，留了学费、还了小店的赊账，会有
结余，父母也会变得大方起来。每逢卖茧的晚上，再晚我们
都会坐在大门口，等着爸妈带好吃的回家。一角钱五个的
小糖、两角钱一袋的瓜子，有时候甚至会带回来一元钱一
包的苏打饼干。我和妹妹平分这些小零食，各自藏起来
慢慢吃。

如今，养蚕的家庭变少了，我们家也多年没有养过
蚕了。上次回老家，
妈妈说新邻居家今
年养了不少蚕，问我
要不要去看看。看着
摇头晃脑的蚕宝宝，
我 想 起 诸 多 蚕 农 往
事……

圣人山上话“圣人”
金从华

蚕 农
陈晓翠

如果不是跟随六安市 (县 )文
联、作协采风的脚步，我不会来
到金寨铁冲乡冬晓·寻溪里民
宿，也了解不到杜鹃岭背后的故
事。高畈村知情的群众都说：“如
果没有张经奎、易志惠两人十八
年如一日的坚守，就没有杜鹃岭
上的万亩杜鹃花。”

话还得从2008年说起。
杜鹃岭原来叫八斗岭。杜鹃

岭上只有花树还见不到杜鹃花，
放眼望去，只见莽莽的深山老林
和深不见底的大峡流水。七零八
落的杜鹃花树散长在茂密的灌木
林里，花树矮，被很高的杂树遮住
了，见不到阳光雨露的花开不了，
所以说杜鹃岭上没有花。

金寨县水利局计划在大峡谷
最深处修水库，建电站。这个沉睡
了千年的深山老林，这条从古流
到今的长江河源头的流水，被时
代的号角吹醒了。

那时候杜鹃岭属于皂河村，
乡村筹划利用机会开发杜鹃岭发
展旅游，村支部书记王大安年龄
大了，爬不动山，时任铁冲乡党委
书记付少平综合多方考虑，将这
项工作托付在张经奎、易志惠两
位年轻村干部肩上。

要说这事真有巧合，如果落
在别人身上，得不到八斗生产队
的大力支持，也许事就没有这么
顺利。张经奎和易志惠两人的母
亲是姊妹俩，而且门数还不远。八
斗居民组12户人家，张经奎和易
志惠两人的舅舅占了 8户。于是
他俩就找舅舅们支持他们的工
作。
舅舅们左右为难，借用了山，

如果旅游事业发展不起来，山村
农民没有了山，没有收入靠什么
生存呢？不借给村里用，又怎么对
得起自家的姑娘呢？思前想后，从
大局出发，八个舅舅答应了张经
奎和易志惠的要求。

有了八个舅舅的山场作基
础，就开工了。他们请人前面砍杂
树，后面把杜鹃树长密集的地方，
挖到没有杜鹃树的地方栽，这样
就把“映山红”连成了片。
最初的时候，项目没有批下

来，村里一年只能拿三到五千元
资助，没有钱付工人工资，他们掏
空了家里的积蓄，受够了家人的
埋怨。砍伐杂树触犯林业政策，承
受着被停职处分的风险。群众要
征用资源费用，他们跑断腿，说破
嘴皮劝群众，还常常不被理解。

他们的工作，没有诗和远方，
只有一身汗水一身泥地奔忙在杜
鹃岭上，数不清的日子在这山上
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多少次，他们
自己也记不清摔了多少跤，摔伤
了多少次手和脚。身上、手上、腿
上刺破的伤口，有的长好了又划
破，划破了又长好。其中的辛苦，
无人体会。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
红彤彤的杜鹃花开满杜鹃岭的山
岗。

2018年春，杜鹃岭上的杜鹃

花上了央视，紧接着张经奎、易志
惠接受采访的新闻连同杜鹃花一
起上了安徽电视台的荧幕。高畈
村群众看到后有不同反响：有赞
叹的，有敬佩的，有回顾往事的。
从修路、修水库，到建电站，再到
修吊桥，已在山上工作五年，加上
砍杂树，栽种映山红树，又在山上
辛苦五年，他们在山上度过了十
年无名无利的光阴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2019年铁冲乡人代会上，张经奎
在开发杜鹃岭讨论会上表态，加
宽杜鹃岭上的路，建好停车场。又
是一个艰难而又艰巨的任务。这
些年来他们真是步步艰难，再到
步步成功。

随着杜鹃花岭的
渐渐出名，旅客打卡越
来越火爆，带动了乡村
经济振兴，特别是土特
产供不应求、农家
乐“乐喜人”。居
民 收 入 提 高
了，怨声怨气
自 然 消 了 。
2 0 0 5年村
规模调整 ，
高 畈 、水
店、皂河三
个自然村合
并 高 畈 村 ，
2021年村委改
选 ，张经奎全票
通过任高畈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主任。他的
肩上一头挑的是责任，一头
挑的是父老乡亲们的心，你什么
时候见到他，总是在忙忙碌碌。

花香蝶自来。2 0 2 3年 4月万
亩杜鹃花开的时候，背靠杜鹃岭，
面朝万亩杜鹃花的上棚居民组村
落被外地企业老板选中开发。上
棚居民组有十七户人家分布
在全国各地打工，搬迁17户
人家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有多大，可想而知。有些
事情不是给钱就能解
决的问题，毕竟世代
居住的这片土地是
有感情的，要人家
全部迁走，谈何容
易？谈条件，签合
同，无论哪一个
环节都少不了
张 经 奎 的 参
与。张经奎的
脚 步 一 刻 也
没有停留过，
他先后去过
江苏、盛泽、
杭州等地，
在短短五个
月 ，终 于 完
成了搬迁任
务 。不 得 不
让人敬佩！
冬晓·寻

溪 里 民 宿 从
选 址 到 开 建

只用了 5个月时间，从开建到完
工仅用了8个月时间。17栋楼，45
间客房，还有游泳池、登山步道顺
利建成，2 0 2 4年 5月营业。到
2025年3月盈利600多万元，带
动周边群众创收上千万元，还吸
引了很多本地青年返乡创业。

回望来时路，十八年弹指一
挥间。张经奎、易志惠像许多乡村
干部一样，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
持指导下，带领乡村伙伴们，用心
描绘乡亲致富的蓝图，谱写乡村
振兴发展的牧歌，他们的诗和远
方写在家乡的土地上——— 杜鹃
岭。

周六，市作协组织采风活动，我有幸参加。车程不
到一个小时，就来到了目的地：裕安区林水寨生态农
业示范园。
一进园区，首先感觉面积好大，展现在眼前的，是

一片又一片的农田。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对于农
田，是再熟悉不过了。心想：难道就是来看农田？这有
啥好看的？我也有一个疑惑：老家种稻子，田的外面不
会环绕一条河渠。这儿的稻田外面，全部围着一条宽
约一两米的河渠，这是干什么的？

正想着呢，示范园区负责人左依姗来了，一位非
常有气质的美女，真诚的笑容，让人感觉很温暖。通过
她的介绍，我才明白，原来这是“鱼稻共生”绿色农业。
他们种的稻子，是不打农药、不用化肥的，做到生态、
环保、健康。那么如何解决土壤肥沃的问题呢？“这些
河渠里，养了很多鱼。等到需要的时候，把水位抬高，
鱼儿就游到秧田里。鱼儿的粪便，是秧田很好的肥料，
鱼的饲养，也能够对秧苗的生长，起到很好的促进作
用。”左姑娘娓娓道来。我以前只是在书中看过“鱼稻
共生”，没想到真的可以这样。
一路走，一路欣赏，一路感叹。来到农耕文化展示

馆，看到很多我非常熟悉的东西——— 各种耕种农具。
大家都在听左姑娘介绍犁田农具的使用方法，我却仿
佛回到了过去。那时候，家家户户轮流放牛，因为犁田
要靠牛。我有时候也会去放牛，只是我一直很害怕牛，

担心它的角会撞着我。其实，大部分的牛都是非常老实温善的。随着农业
科技的进步，耕牛渐渐退出了田野舞台。我的父亲属牛，性格也像老牛一
样，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依然喜欢每日劳作，说是不能歇着，一歇着就
难受。
农具中，有一个弄柴草的耙子，我摸着它，仿佛看到了老朋友。小时

候，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弄柴火(柴火以松树叶子为主，我们老家叫“松
毛”，这东西烧饭方便)。只有天天弄，每天才有得烧。这样的耙子，我家有
好几个，什么样的山，要用什么样的耙子。有的山上柴火稀少，就要用齿
多、比较密的耙子。有时候运气好，遇到一片山柴火很多，为了耙快一点，
就要用齿少一些的耙子，轻巧，干活方便。
一样样农具看过去，目光拂过每一样，都仿佛看到过去的时光。有一

个是挑秧苗的藤筐，挺大的。想到从前父母插秧时，我也会跟着插秧。可
是我插秧技术不行，插着插着，就插歪了。父亲就不让我插秧了，专门负
责拔秧苗。
到了割稻子的季节，全家齐上阵。有一次，我不小心割到了手，伤口

比较深，鲜血直流，却不敢告诉母亲，担心她会训我不小心，回到家就随
便找了块布包上。直到现在，我的左手食指上，依然有一道伤疤。想想我
现在的学生们，稍微磕破点皮，就说疼得不得了，要找家长，我应该和他
们多讲讲旧时农村割稻子的情景。
发觉自己想远了，思绪拉回眼前。左姑娘正在介绍生态园的耕种方

式，依然是原始的手工插秧，回归原生态。她笑呵呵地介绍说，有时候，我
们会接待很多的城里人，专门到这儿体验插秧的乐趣。这真好，过去的耕
种方式，在现代社会依然焕发出别样的魅力。
非遗体验馆里面陈列着各种各样手工制作的精美艺术品。还有一个

制作“柴烧壶”的地方，各色茶壶、茶杯古色古香，分外引人瞩目。一位大
学刚毕业的年轻女子，自己从园区采摘各种花儿草儿杆儿，瓶插艺术感
爆棚，摆在案台上，让我们爱不释手，很陶醉。

在民俗文化广场，我吃到了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食物——— 爆米花。是那
种原始手摇炒制的方式，一位老农，用椭圆形的炉灶，在炭火上，边摇边烤，
几分钟后，“注意哈，我要爆米花啦！”“轰”的一声，喷香的爆米花倒满竹篾
篮里。又是儿时的味道，和电影院里面卖的爆米花，味道就是不一样。
田，还是那片田，可是换一种理念与方式，立马不一样了，这是现代科

技与传统方式的很好融合。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能够像艾启凤女士
一样，反哺家乡再创辉煌，带领当地农民走向更好的生活。
突然想到了一句很熟悉的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想把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靠的是先进的理念与技术。当然，少不了奋斗的过程。
林水寨，是梦开始的地方。相信，绿色农业，在未来一定会发展得更

好！

林
水
寨
让
我
想
起
儿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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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里的西茶谷
蒋 莉

五月的风
掠过金寨西茶谷
时，总会裹着若有
若无的茶香。我站在
城市高楼的玻璃窗前，
望着天边浮动的云，恍惚
间又回到了那片浸润着茶
香的土地，那些被春风揉碎
的童年记忆，便顺着回忆的
藤蔓，在心底悄然生长。

清晨五点，天光未亮，母亲
就披着灰布衫，头戴宽檐草帽
出门了。我揉着惺忪睡眼，踩着
沾满露水的青石小径跟在她身
后。远处的茶山笼罩在薄雾中，
像是被谁打翻了的牛奶，丝丝缕
缕缠绕着墨绿的茶垄。母亲的身影
很快隐入茶树间，只留下清脆的采
茶声和偶尔飘来的山歌调子。“三
月里来采茶忙哟——— ”歌声撞碎晨
雾，惊起几只沉睡的山雀。
我蹲在一旁，学着母亲的样子

采摘嫩芽，可笨拙的手指总把叶片
捏得发蔫，母亲回头看见，眼角笑

出细密的纹：“慢些，别伤了茶芽的
灵气。”
晌午的阳光变得热烈，父亲背

着茶口袋从山下归来，口袋里的新
茶堆得冒尖，嫩绿的叶片上还沾着
晶莹的汗珠。他顾不上擦汗，就忙
着将茶叶背到阴凉处摊开，茶叶是
他的“孩子”，舍不得让它们受伤。

傍晚的西茶谷像是被按了快进
键，家家户户都飘出炒茶的香气。
爷爷炒茶的手法最是娴熟，铁锅腾
起的热气里，他的双手上下翻飞，
茶叶在铁锅里发出“沙沙”的声响，
不一会儿，青涩的茶香就化作醇厚
的焦香。我和妹妹蹲在灶台边添
柴，火光映红了小脸，也把满屋子
的茶香烘得愈发浓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西茶谷

的清晨不再只有鸟鸣和山歌。载着
游客的大巴车碾过石板路，陌生的
口音在茶园里此起彼伏一股“旅游
风”在西茶谷吹起来。。有穿着汉服
的姑娘在茶垄间拍照，裙摆扫过嫩
绿的茶芽；也有戴着金丝眼镜的茶

客，端着白瓷杯，闭眼细品新茶。最
热闹的要数研学的学生们，他们戴
着统一的鸭舌帽，排着队听茶艺师
讲解。“杀青要快，揉捻要匀。”孩子
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翻炒茶叶，虽然
动作生疏，可专注的眼神里满是新
奇。
今年“五一”，再回西茶谷，竟发

现碧绿的湖面上多了几艘白色的游
艇。同伴拉着我去体验，螺旋桨搅
碎平静的水面，激起雪白的浪花。
迎面扑来的风里，茶香混着水汽，
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年少的自己正
在茶垄间奔跑，爷爷的山歌、父亲
的茶口袋、妈妈的围裙，在风中奔
跑。
西茶谷的游艇、茶山、游人，都

在这春风里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
卷。
暮色渐浓时，我跟着母亲回到

老屋。搪瓷缸里的新茶已经泡好，
热气升腾间，我又回到了小时候，
我在茶香里唱着童谣，我在妈妈的
臂弯里睡着了。

刘刘东东升升 摄摄

桑桑丽丽丽丽 摄摄

徐徐缓缓 摄摄

乡乡乡村村村走走走笔笔笔

冬冬晓晓··寻寻溪溪里里民民宿宿


	07-PDF 版面

